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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鼠耳蝠（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的栖息生态学研究

龚小燕，黄太福，吴　 涛，张佑祥，彭清忠，刘志霄∗

吉首大学生物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 吉首　 ４１６０００

摘要：西南鼠耳蝠（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是典型的洞栖性蝙蝠，是我国的准特有种。 近年，在湘西州境内的 １３ 个溶洞中记录到该蝠

３６１ 只次，并对其栖点的空间分布、栖息姿势、体温、栖点温度及个体的安全性进行了观测。 结果表明：其栖点主要集中在距离

洞口 ２００ ｍ 的范围之内，离地面的高度通常在 ２—６ ｍ 之间，约 ７４％的个体采用腹部贴壁倒挂的姿势栖息；体温变化范围在

３．５７—２０．２５℃之间，个体体温均略高于其栖点温度，但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而不同月份之间的体温、栖点温度

均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仅 ６０．１％的个体栖息在“安全性高”的栖点，栖息在“安全性中”和“安全性低”栖点的比例分别达

２２．７％和 １７．２％。 加强对地方群众的宣传教育，增强民众对蝙蝠物种、生物多样性及洞穴资源的保护意识，减少人为因素对洞穴

环境和蝙蝠种群的干扰与破坏，将有助于保护该珍稀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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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洞（Ｋａｒｓｔ ｃａｖｅ）是可溶性岩石中因喀斯特作用所形成的地下空间，洞内黑暗，温湿度相对稳定，是许多

翼手目动物栖息、繁育及躲避敌害的适宜场所［１⁃２］。
动物的栖息地选择是种群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近 ２０ 年来研究的热点［３⁃８］，对蝙蝠栖息生态学的

研究，是理解蝙蝠种群生物学和生活史的基础。 在进化过程中，蝙蝠需要选择合适的栖息环境以确保个体的

生存和种群的繁衍，而洞穴因其独特的生态环境条件而成为许多蝙蝠优选的自然栖息地，因此洞栖性蝙蝠对

溶洞的选择利用与栖息模式是蝙蝠种群长期进化和物种间长期相互作用的适应性结果，具有重要的种群生态

与进化生物学研究意义。 此外，栖息地的物理特征及其可利用性对蝙蝠个体及种群的诸多方面均有影响，而
适宜栖息地（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的缺失或质量恶化可能限制蝙蝠的分布，导致种群数量下降［９⁃１０］。

西南鼠耳蝠 （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 又名四川鼠耳蝠或峨眉鼠耳蝠，隶属于翼手目 （ Ｃｈｉｒｏｐｔｅｒａ） 蝙蝠科

（Ｖｅｓｐｅｒｔｉｌｉｏｎｉｄａｅ）鼠耳蝠属（Ｍｙｏｔｉｓ），分布于我国南方，曾被认为是我国的特有种［１１⁃１３］。 尽管其分布可能延伸

至泰国及越南［１４⁃１６］，但主要是在我国境内栖息及繁衍，且数量较为稀少，因此可认为是我国的准特有种（Ｑｕａｓｉ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ｓｐｅｃｉｅｓ）。 它们在溶洞中栖息、日眠、冬眠及避敌，是典型的洞栖性蝙蝠。 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

及人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溶洞旅游开发、交通道路修筑、矿产资源开采等人类活动破坏了蝙蝠的栖息环境，
有些个体被迫迁移至更安全或更适宜的溶洞中栖息，致使种群扩散或分布区呈现扩大的趋势［１７⁃１８］。 目前对

其研究主要涉及回声定位、飞行、食性、核型等方面［１７，１９⁃２１］，而有关其洞栖习性、对栖点的选择及栖息行为等生

态学问题尚缺乏研究报道。 鉴于该蝠种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及物种保护价值，且湘西州溶洞众多［２２］，我们利

用区域资源特点，对该蝠的洞栖性特征进行了研究，旨在丰富翼手类动物栖息生态学的知识，并有助于开展对

该物种及其他蝙蝠的研究与种群的保护实践。

１　 研究区域简况与研究方法

１．１　 湘西州简况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湘西州，１０９°１０′—１１０°２２．５′Ｅ，２７°４４．５′—２９°３８′Ｎ）位于武陵山脉东部，属
我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地段。 处于我国华中、华南、西南三个动物地理区的交汇地带，以及湘、鄂、
渝、黔四省边区，下辖 ７ 县 １ 市，总面积约 １．５ 万 ｋｍ２。 受多条河流纵横交错多向性流蚀切割的影响，境内地貌

多样，盆地、洼地、台地、高峰、沟谷、陡坡、悬崖错综复杂，域内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性气候，雨量丰沛，喀斯特

（ｋａｒｓｔ）发育良好，溶洞广布［２２］，适于蝙蝠栖息。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溶洞的类型与物种鉴别

近年，我们在对湖南小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湘西州其他区域进行生物资源本底调查的过程中，注意到

不同种的蝙蝠的洞栖习性存在明显的种间差异。 基于前期对大菊头蝠栖点选择研究［２３］ 所积累的经验，项目

组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起在大范围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交通条件相对方便、分布相对集中的吉首市和古丈县境内

的部分溶洞进行了调查，逐月对该地区较为常见的西南鼠耳蝠的洞栖习性进行观察、测量和记录。 调查中，根
据洞道的长度及复杂程度将溶洞分为两类：Ⅰ类：洞道长度在 ２００ ｍ 之内，洞道结构相对简单；Ⅱ类：洞道较

长，结构较为复杂，岔道较多或洞道分层。
野外识别蝙蝠需要经验，在前期调查的过程中，结合相关资料，项目组成员熟悉了在湘西州境内溶洞中栖

息的蝙蝠种类，在调查的溶洞中先后发现了 ５ 种鼠耳蝠。 本文研究的对象西南鼠耳蝠（Ｍ．ａｌｔａｒｉｕｍ），体型中

等偏小，被毛黑棕色，腹毛较淡，耳相对较长［２，１２⁃１４，２４⁃２６］，根据这些特征，可以从这 ５ 种蝙蝠中清楚地区分出来。
１．２．２　 数据采集与分析

利用高性能智能手机的 ＧＰＳ 功能记录溶洞的地理坐标及海拔，使用 ＵＴ３９１＋激光测距仪（量程 ６０ ｍ，精确

度±１．５ ｍｍ）测量洞道长度与栖点（ｒｏｏｓｔｐｏｉｎｔ 蝙蝠在溶洞中栖挂或栖卧的点位）高度，采用标智 ＧＭ７００ 手持式

激光测温仪（测量范围－５０—７００℃，精确度±１．５℃）测量并记录蝙蝠的体温及栖点附近洞壁温度（栖点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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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ｏｓｔ⁃ｓｉｔ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测量时，为避免直接触碰到蝙蝠，将测温仪置于离蝙蝠约 ２ ｃｍ 处通过激光点射测量其

体温，在距蝙蝠栖点约 ５ ｃｍ 处测定栖点温度。
调查发现，不同的溶洞其洞道长度、空间、复杂度、开发利用程度及洞穴周边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都不

一样，很难根据具体的量化指标就人类对溶洞的干扰情况予以分级。 为此我们根据洞内人为活动的残留痕迹

（如废弃物）、溶洞周边植被的长势或破坏情况、与附近村民随机交流及在附近村寨中进行问卷调查等所获得

的综合数据分析了人类活动对溶洞及洞内蝙蝠的干扰情况，并将干扰程度划分为三级：“高”（溶洞被强度开

发过，洞内及洞口附近人工设施及废弃物较多，经常有人进洞游玩或砸取钟乳石）、“中”（溶洞在路边或村庄

附近，洞口周围的植被遭到明显破坏，偶有人进洞活动）、“低”（溶洞位置较为偏僻，洞口周围的植被相对呈自

然状态，多年来几乎无人进洞活动）。
进洞观察时，采用强光灯进行全面扫视，观察记录蝙蝠的种类、数量、栖息姿势，集群模式（独处或聚群）

及栖点微环境特征。 调查期间，我们观察到，有些西南鼠耳蝠个体的栖居位置虽然较低，但隐藏于狭小的石缝

间或构造复杂的凹窝内，如果缺乏野外探洞经验，就很难发现它们。 根据栖点的隐蔽性及人为因素，我们将栖

点的安全性分为 ３ 级：“安全性高”（栖点位置高，人类难于直接或借助工具伤害蝙蝠，或位置虽较低，但藏得

很隐蔽，不易被发现）、“安全性中”（栖点位置较高，利用工具可以较易打击到蝙蝠）、“安全性低”（隐蔽性差，
栖息位置低，人类极易接触伤害到蝙蝠）。

调查发现，自然光线射入洞内的最大深度不超过 ４０ ｍ，并且西南鼠耳蝠冬眠期间多在洞口段栖息，因此

我们选择 ４０ ｍ 作为间距予以洞段划分，共划分为 １１ 个区段：Ａ（０—４０ ｍ）、Ｂ（４０—８０ ｍ）、Ｃ（８０—１２０ ｍ）、Ｄ
（１２０—１６０ ｍ）、Ｅ（１６０—２００ ｍ）、Ｆ（２００—２４０ ｍ）、Ｇ（２４０—２８０ ｍ）、Ｈ（２８０—３２０ ｍ）、Ｉ（３２０—３６０ ｍ）、Ｊ（３６０—
４００ ｍ）、Ｋ（４００—４４０ ｍ）。 由于普通人伸手及踮脚时的一般高度为 ２ ｍ 左右，在进行蝙蝠栖点高度分布分析

时，我们以 ２ ｍ 作为高度间距，将蝙蝠栖点的离地高度划分为 ７ 个区段，其编号分别为：ａ（０—２ ｍ）、ｂ（２—４
ｍ）、ｃ（４—６ ｍ）、ｄ（６—８ ｍ）、ｅ（８—１０ ｍ）、ｆ（１０—１２ ｍ）、ｇ（１２—１４ ｍ）。

采用 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利用其中的独立样本 ｔ 检验及单因素 ＡＮＯＶＡ 对数据进行显著

性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种群数量及分布情况

调查期间，我们在 １３ 个溶洞中发现有西南鼠耳蝠栖息，其分布海拔介于 ２４８—７３２ ｍ 之间，共记录到该蝠

３６１ 只次（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ｂｙ⁃ｔｉｍｅｓ， ＩＢＴ）（表 １），约 ８８．４％的只次发现于Ⅱ类溶洞中，而Ⅰ类溶洞中的只次仅占 １１．
６％。 种群数量存在明显的月变化，８７％的只次见于 １１ 月至次年 ３ 月（图 １），而 ６—８ 月在湘西州溶洞中发现

的只次很少，仅占 ２．２％。 期间，未发现西南鼠耳蝠的群聚现象，绝大多数个体都是在洞内分散独栖，仅偶见两

只抱对的现象。
２．２　 栖点位置与栖息姿势

将西南鼠耳蝠栖点离洞口距离及离地面高度的数据逐月归类处理，结果如图 ２、３ 所示，可见：该蝠的栖点

存在明显的月间变化，不同月份之间栖点离洞口的距离及离地面的高度都存在明显的差异。 ６５．６％的只次相

对集中于离洞口 ４０—１２０ ｍ（Ｂ、Ｃ）的洞段内。 ６３．７％的只次相对集中于离地面 ２—６ ｍ（ｂ、ｃ）的高度。
将西南鼠耳蝠的栖息姿势、栖点位置及个体安全性的数据逐月归类处理，结果表明：７４％的只次采用腹部

贴壁倒挂的方式栖息，２６％的只次则呈匍匐状卧栖（图 ４）；７０．９％的栖点位于洞道的侧壁，２９．１％的栖点位于

洞道的顶壁；约 ９．４％的栖点位于石壁或钟乳石的狭缝内，约 ２４．４％的栖点位于洞壁上的凹窝内（表 ２），其余

６６．２％的栖点位置相对比较暴露，隐蔽性差；约 ６０．１％的个体“安全性高”，而“安全性中”和“安全性低”的个

体分别占 ２２．７％和 １７．２％（图 ５），在 ４—１０ 月间，西南鼠耳蝠的数量虽少但其安全性总体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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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样洞的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ａｖｅｓ

洞名
Ｎａｍｅ ｏｆ ｃａｖｅ

行政区
Ｃｉｔｙ ／ Ｃｏｕｎｔｙ

经纬度
ＧＰＳ ｄａｔａ

海拔 ／ ｍ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溶洞类型
Ｃａｖｅ ｔｙｐｅ

洞道长度 ／ ｍ
Ｃａｖｅ ｌｅｎｇｔｈ

干扰强度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西南鼠耳蝠的
数量 ／ （只次）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ｂｙ⁃

ｔｉｍｅｓ．ｏｆ
Ｍ．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

堂乐洞 吉首市
２８°１８′９″Ｎ
１０９°３９′２″Ｅ ３３７ Ⅱ

结构最复杂
２５００ 夏季高，冬季低

（旅游废弃洞穴） １６７

鸡公洞 古丈县
２８°３５′３２″Ｎ
１１０°６′９″Ｅ ３５４ Ⅱ １０００？ 低

（洞内菊头蝠较多） ８

烟家桥大洞 吉首市
２８°２３′４１″Ｎ
１０９°５０′１１″Ｅ ２４８ Ⅱ ７００？ 低 １２７

７０ 厂后山洞 吉首市
２８°１７′４３″Ｎ
１０９°３７′２４″Ｅ ５３６ Ⅱ ７００？ 高

（附近有化工厂） ４

到头洞 吉首市
２８°２５′８″Ｎ

１０９°５１′２８″Ｅ ４５０ Ⅱ ５４０ 高
（附近有采石场） ４

烟家桥小洞 吉首市
２８°２３′４１″Ｎ
１０９°５０′７１″Ｅ ２４９ Ⅱ ５００ 低

（洞口小而隐蔽） ５

田马洞 古丈县
２８°３１′４９″Ｎ
１０９°５４′４″Ｅ ７３２ Ⅱ ３００ 中

（洞口废弃物很多） ４

白虎洞 吉首市
２８°２５′４４″Ｎ
１０９°４４′３１″Ｅ ２５４ Ⅰ １８０ 中 ５

黄牛洞 吉首市
２８°２３′３″Ｎ

１０９°４８′１１″Ｅ ３４０ Ⅰ １２０ 低 １２

旧寨坪岩洞 吉首市
２８°２８′７９″Ｎ
１０９°６４′８８″Ｅ ３７７ Ⅰ １０２ 低 ８

屋左 吉首市
２８°２２′５８″Ｎ
１０９°４８′５７″Ｅ ３４２ Ⅰ ９０ 中 ５

季虎坪岩洞 吉首市
２８°２３′６″Ｎ

１０９°４９′１２″Ｅ ３５１ Ⅰ ７０ 中 ６

猴儿洞 吉首市
２８°２３′３３″Ｎ
１０９°５０′４４″Ｅ ４２４ Ⅰ ６０ 低 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３６１

　 　 “？”指没有完全走到洞的尽头或人难以再进入

　 图 １　 西南鼠耳蝠（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个体数量（只次）的月变化

趋势

Ｆｉｇ．１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 ｂｙ － ｔｉｍｅｓ，

ＩＢＴ） ｏｆ 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

２．３　 体温及栖点温度

对西南鼠耳蝠的翼膜、背毛、耳部和鼻部进行温度

测量，数据经统计分析发现，所测 ４ 个部位的温度不存

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且这 ４ 个部位的温度变化缺

乏规律性；全年体温的变化范围为 ３．５７—２０．２５℃，体温

与栖点温度的平均值分别为 １１． ７０ ± ４． ２２ （ ｎ ＝ １１３），
１０．３５±４．１４（ｎ ＝ １１３）。 此外，个体间的体温、栖点温度

在同一月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但不同月份

之间则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且每月的栖点温度

均稍低于个体体温。 对个体的体温（Ｙ） 及栖点温度

（Ｘ）进行线性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是线性正相关，
关系式为：Ｙ＝ １．０１３８Ｘ＋１．２１５１（Ｘ∈［２．４０，１８．９０］，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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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西南鼠耳蝠（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栖点离洞口距离的月变化

Ｆｉｇ．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ｏｏｓｔｐｏｉｎ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 （ＩＢ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ａｖｅ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ｓ

选择 ４０ ｍ 作为间距予以洞段划分，共划分为 １１ 个区段：Ａ（０—４０ ｍ）、Ｂ（４０—８０ ｍ）、Ｃ（８０—１２０ ｍ）、Ｄ（１２０—１６０ ｍ）、Ｅ（１６０—２００ ｍ）、Ｆ

（２００—２４０ ｍ）、Ｇ（２４０—２８０ ｍ）、Ｈ（２８０—３２０ ｍ）、Ｉ（３２０—３６０ ｍ）、Ｊ（３６０—４００ ｍ）、Ｋ（４００—４４０ ｍ）

图 ３　 西南鼠耳蝠（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栖点距离地面高度的月变化

Ｆｉｇ．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ｏｏｓｔｐｏｉ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 （ＩＢＴ） ｆｒｏｍ ｃａｖｅ ｇｒｏｕｎｄ

普通人伸手及踮脚时的一般高度为 ２ ｍ 左右，在进行蝙蝠栖点高度分布分析时，我们以 ２ ｍ 作为高度间距，将蝙蝠栖点的离地高度划分为 ７

个区段，其编号分别为：ａ（０—２ ｍ）、ｂ（２—４ ｍ）、ｃ（４—６ ｍ）、ｄ（６—８ ｍ）、ｅ（８—１０ ｍ）、ｆ（１０—１２ ｍ）、ｇ（１２—１４ ｍ）

表 ２　 西南鼠耳蝠（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栖点所在具体位置的逐月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ｏｏｓｔ－ｓｉｔｅｓ ｏｆ 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

编号 ／ Ｎｏ．
月份 ／ Ｍｏｎｔｈ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① １７ ９ ９ ２ ２ ２ — — ４ ２ ７ １０ ６４

② ３５ ２３ ２３ ２ ６ — １ ２ １ ６ ３９ ３７ １７５

①③ ４ — — — — — — — — — — １ ５

①④ ５ ４ ９ ２ — ２ — １ ３ ２ ３ ５ ３６

②③ ２ ７ ２ — — — — — — — １１ ７ ２９

②④ ７ １１ ３ ３ ３ — — — １ — １３ １１ ５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７０ ５４ ４６ ９ １１ ４ １ ３ ９ １０ ７３ ７１ ３６１

　 　 ①洞道的顶壁，ｃａｖｅ ｃｅｉｌｉｎｇ；②洞道的侧壁，ｓｉｄｅ ｗａｌｌｓ ｏｆ ｃａｖｅ；③狭缝，ｃｒｅｖｉｃｅｓ；④凹窝，ｐ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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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西南鼠耳蝠（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栖息姿势的月变化

Ｆｉｇ．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ｏｏｓｔｉｎｇ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

图 ５　 西南鼠耳蝠（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栖点安全性的月变化

Ｆｉｇ．５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ｏｏｓｔｐｏｉｎｔ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

图 ６　 西南鼠耳蝠体温与栖点温度之间的线性关系

　 Ｆｉｇ ６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ｄｙ ａｎｄ ｒｏｏｓｔ⁃ｓｉｔ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ｏｆ 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ｓ

３　 讨论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以“西南鼠耳蝠”作为检索词

检索，共搜索到 ９７ 条记录，其中仅 ４ 条是关于西南鼠耳

蝠的专题报道，其余主要是在资源调查报告或其他动物

生态生物学研究中涉及到西南鼠耳蝠这一物种，可见，
有关该珍稀物种的研究较为薄弱。 综观现有的文献，西
南鼠耳蝠的已知分布区已明显扩展［１５，１７⁃１８，２５］，这一方面

是近一、二十年以来我国兽类学研究队伍壮大，调查范

围扩大与深入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全球性的气候

变暖，以及人类对该蝠自然栖息地（溶洞）的干扰破坏

加剧，致使其频繁迁移栖息有关。
虽然溶洞受到的人为干扰较多，但其内部环境相对稳定，能减少有机体水分与能量的消耗，有利于蝙蝠的

隐藏、冬眠及日眠，因此多数蝙蝠以溶洞作为栖息和繁育场所［２７⁃２８］。 本文将整个溶洞视为蝙蝠的栖息地

（ｈａｂｉｔａｔ），将蝙蝠所栖居的具体洞段部位或微环境视为“栖息场所”（ｒｏｏｓｔ－ｓｉｔｅ），把在洞段中具体的栖挂或栖

卧位点称为“栖点”（ｒｏｏｓｔｐｏｉｎｔ），把蝙蝠在溶洞中对于具体栖挂或栖卧位点的选择称为“栖点选择”（ｒｏｏｓｔｐｏｉ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栖息地选择”（ｈａｂｉｔａ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概念。
３．１　 西南鼠耳蝠的栖点选择

西南鼠耳蝠为典型的洞栖性蝙蝠，在湘西州境内所栖息的溶洞的分布海拔介于 ２４８—７３２ ｍ 之间，个体多

见于距洞口 ４０—１２０ ｍ 的洞道内，离地高度通常在 ２—６ ｍ 间，约 ８８．４％的只次栖息于洞道较长且结构复杂洞

穴中，这类洞穴可供蝙蝠选择的栖点较多，蝙蝠受到干扰后转换栖点的回旋空间较大。 但若洞口周围具有采

石场、化工厂等长期强烈的干扰源，在洞内栖息的蝙蝠也很少，而堂乐洞虽为旅游废弃洞穴，洞内人工设施较

多，但洞内宽阔，洞道结构复杂，洞道分支多而分层，且废弃后旅游活动较为零散，主要是节假日及夏天有人游

玩，冬季则很少有人进洞，因此西南鼠耳蝠主要在冬季栖息于堂乐洞。
从近两年我们在湘西州境内所调查过的 ３０ 多个洞穴来看，西南鼠耳蝠的个体主要集中出现于 １１ 月至次

年 ３ 月，４—５ 月份的数量明显减少，６—８ 月份极为少见，９—１０ 月份数量又稍有增多，１１ 月份时数量则明显增

加。 由此，我们推测，西南鼠耳蝠主要在湘西州境内冬眠，绝大多数个体于 ４—５ 月间陆续迁往其他的区域生

活，９—１０ 月间则陆续从其他区域迁至湘西州境内过冬，仅极少数个体留在湘西州境内过夏。
冬眠期间，西南鼠耳蝠种群数量虽相对稳定，但也是动态的，这一方面可能受到人为或其他因素的干扰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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蝠醒来后飞走，另一方面即使没有人为或其他因素的干扰，蝙蝠也会自然醒来，因为季蛰性动物通常在整个冬

眠季节表现出几个冬眠期，冬眠期间存在周期性短暂觉醒的现象［２９］；处于冬眠状态的蝙蝠对于某些刺激的反

应仍然敏感，周围出现异常气流时有的蝙蝠会很快觉醒过来。 调查期间，通过标记发现，西南鼠耳蝠中途醒来

后绝大多数个体变换了位置，仅少数个体飞回原来的栖点栖息。 因此，若洞道简短，可供选择利用的栖点少，
冬眠期间受到长时间强烈的干扰后，蝙蝠会被迫飞出该洞，重新寻找其他洞穴冬眠，从而增加能耗影响越冬，
这可能就是 ６０．１％的个体栖点“安全性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３．２　 西南鼠耳蝠的体温变化及栖息姿势

当环境温度接近 ５℃时，处于深度冬眠状态的蝙蝠可能使体温维持在高于环境温度 １℃以上，但当环境温

度低于 ５℃，蝙蝠会自发地提高代谢率，或完全觉醒，或调节体温继续冬眠［２９］。 研究发现，西南鼠耳蝠的个体

体温都比栖点温度略高 １℃ 以上，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冬眠期间的相关性较强；全年体温介于

３．５７—２０．２５℃之间，对外界的环境温度适应范围较为宽泛，这可能是其分布较为广泛的原因之一［１１⁃１８，２４⁃２６，３０］。
４—１０ 月（尤其是 ６—９ 月间），在湘西州溶洞内栖息的西南鼠耳蝠个体少，且处于日眠状态，栖点位置也

较高，它们对周围环境反应敏感而及时，觉醒速度快，因此较难靠近，这可能与其夜间可飞到洞外捕食昆虫，补
充能量，日眠期间个体的体温较高有关。 相反，１１ 月至次年 ３ 月的冬眠期间，个体“睡得很死”，不易惊醒，体
温较低，甚至毛被上还可能凝结水珠，呈霜冻状（图 ７ａ）。

图 ７　 西南鼠耳蝠（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ａ—ｇ）和菊头蝠（Ｒｈｉｎｏｌｏｐｈｕｓ ｓｐ．）（ｈ）的栖息场景与姿势

Ｆｉｇ．７　 Ｒｏｏｓｔｉｎｇ ｓｃ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ａ—ｇ） ａｎｄ Ｒｈｉｎｏｌｏｐｈｕｓ ｓｐ（ｈ）

ａ—毛被上水珠凝结呈霜冻状；ｂ—腹部贴壁的栖息姿势；ｃ—悬挂在钟乳石尖上，两足爪呈抱柱状，腹部贴在钟乳石尖上；ｄ—在凹陷处呈平

卧状栖息；ｅ—呈匍匐状卧息于凹窝内的枯枝叶上（此处的枯枝叶是随水流从洞外冲进洞内聚集起来的）；ｆ—挤进泥缝间呈倒挂状栖息；ｇ—

挤进石缝间呈倒挂状栖息；ｈ—菊头蝠的“垂直悬空倒挂式”栖息姿势

蝙蝠主要依靠体内储存的脂肪维持冬眠期间的最低能耗［３１⁃３２］，而西南鼠耳蝠对栖点的选择及栖息姿势

也可能有助于节省能量。 它们主要采用“腹部贴壁倒挂”（图 ７ｂ，ｃ）的方式栖息于洞道的侧壁，这种栖挂方式

是否比菊头蝠的“身体垂直悬空倒挂”（图 ７ｈ）节省能量值得今后深入研究，而选择在相对平缓的场所呈匍匐

状卧栖（图 ７ｄ，ｅ），以及隐藏在洞壁的凹窝内，或者挤进石缝、泥缝、钟乳石间隐藏（图 ７ｆ，ｇ）无疑既有利于减少

能耗又有利于躲避敌害。
３．３　 影响西南鼠耳蝠种群变化的因素及种群保护建议

在全球及区域经济大开发的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及对溶洞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特别

是溶洞旅游业的兴起，已严重影响着翼手类动物的种群繁衍［３３⁃３７］，对于喜栖于洞口段并且“睡得很死”的西南

鼠耳蝠而言，来自外界的异常侵扰可能就是巨大的灾难。 因此，尽管西南鼠耳蝠的分布范围相对较宽，但种群

数量却较少，现已被列为低危 ／需予关注的物种［１５］。

７　 ２１ 期 　 　 　 龚小燕　 等：西南鼠耳蝠（Ｍｙｏｔｉｓ ａｌｔａｒｉｕｍ）的栖息生态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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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湘西州境内的溶洞在历史上人为干扰很大，许多具有一定规模的溶洞都被土匪或村民利用过，
在洞内或洞口窝藏、引水、贮食、砸取钟乳石、关养动物等。 虽然近年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村民对溶洞的

干扰与破坏相对减弱，但村民普遍缺乏对洞穴资源及蝙蝠的生态保护意识，对于本地或外地人到洞内砸取钟

乳石甚至直接捕杀蝙蝠的行为比较漠然。
因此，在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应加强对基层群众的宣教活动，提高地方群众对自然保

护特别是对当地洞穴资源及蝙蝠种群的保护意识，从而自觉重视并积极参与区域性的洞穴资源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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